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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8日，在深圳举办的首届文化
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举行 8个分论坛，分
别关注繁荣文艺创作、电影业高质量发
展、文化遗产保护、促进文化贸易、国际
传播创新、数字出版前沿技术发展与应
用、共建互联网版权新生态、建设人文
湾区等领域。记者穿梭于各个分论坛，
亲耳聆听到了来自于我国文化发展各
领域的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代表和专
家学者对于如何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真知灼见。

“攀登新时代文艺高峰，文学该做什
么？”“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文学能做
什么？”“与现代传媒深度融合，文学要怎
么变？”“与世界文化深度交流，文学该怎
么走？”在繁荣文艺创作分论坛上，中国
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
彦连发四问，引发与会者深深的思考。

“新时代 10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
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我们所见证
的伟大实践，所要开辟和踏上的征程道
路，都是文学要着力表现的国之大者。
要写好这些关键的文章，文学必须站到
大地把手中的笔和我们的脉搏心跳紧
紧贴合在一起，真正树立大历史观，在
拥抱时代的过程中，获得对历史和社会
生活的总体性思考，综合性体察。”陈彦
认为，要创新艺术表达，旧话语讲不好
新故事，老观念也想不通新命题，社会
发展生活变化所催生的新内容、新感
受，新想象，呼唤着与之相匹配新的美
学风格和新的艺术语言。文学需要在学
习继承的基础上不断突破旧框架，探索
新手法，建立新风格。

“新时代作家不仅要读书架上的有
字之书，更要读好生活这本无字大书，

了解更多人民的生活，脱破人生的表
层，切入到生命的最深处，描绘生活与
心灵的升级。”陈彦还结合中国作协近
期推出的一系列重点工作，比如新时代
文学攀登计划、作家活动周等，阐明一
个观点：“攀登文学高峰需要凝聚多方
合力。”他说，文学创作是作家的事，但
是文学视野是大家的事，单枪匹马各自
为战只会事倍功半，只有用好机制把各
方面的优势资源整合起来，实现多方联
动才能让更多的种子长成大树，让更多
的高峰崛起。他希望将作品创作、发表
出版、交流分享、评论研究、传播转化等
不同的文学产生环节打通联动，资源共
享，全程追踪优势互补，做到攀登高峰
一盘棋，最大程度地整合出版界、影视
界、翻译界等各方优势资源，释放新时
代文学的巨大潜能。

著名作家韩少功在论坛上提出一
个命题——要警惕“上不着天、下不着
地”的创作情况。“‘下不着地’指作家的
体验、经验资源正趋于减弱；‘上不着天’
则是指作家在知识面和知识结构上达
不到理想标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都
还不够。”韩少功认为，以前作家来自社
会的各个阶层，有丰富的个人经验，但
如今作家的同质化越来越严重。他说，
有大志向的作家应该思考在哪些方面
补救，在哪些方面奋斗，在哪些地方争
取脱困，从而走出创作的危机。

在 8个分论坛中，电影业高质量发
展论坛因众多明星嘉宾的加入而备受
关注。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陈道明、博
纳影业集团总裁于冬、演员张颂文等，
结合自身实际，在论坛上为中国电影的
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2022年，中国电影上映了 400多

部；历史上数量最多时，可以达到一年
八九百部电影。但谁能说出 10部电影
的名字呢？可能有，但比较少。这就是
电影‘质’与‘量’的关系。”陈道明说，

“有一些电影宣传很宏大，但观众觉得
一次一次被骗，进电影院发现电影不
像宣传说得那么好，两三次以后就选
择不去了。”他认为创作质量是基本信
任的来源，电影人给观众进电影院的
理由应该是坚实的，好作品应抵达观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电影类型也需
要更加丰富，不必一味追求宏大叙事。
纵观中外电影，从来不乏小而美的电
影，这是对观众多样化需求的满足，因
此要坚定信心，保护自己在观众中的
信任，保护我们这个职业。”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博纳影业
集团总裁于冬认为，当下应结合新的现
代电影理念和现代电影技术手段的尝
试，赋予新主流大片新的表达，创作出
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
好作品，努力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文
化，打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主流大片。

东阳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董事
长侯鸿亮认为扶贫题材电视剧《山海
情》带给他的最大启发就是——需要做
时代的记录者。“不制作《山海情》，我可
能真不知道有100多万吊庄移民的生活
发生了根本改变，也不知道到2020年底
有1800多名扶贫干部牺牲在工作一线，
这些都是我深入采访时才了解到的。”
对他而言，《山海情》不只是一个村一个
镇的生活变化，而是我国伟大脱贫攻坚
战的一个缩影。

人工智能成为今年席卷全球各个
行业的热门话题，电影产业也不例外。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流浪地球》系

列电影导演郭帆在发言中强调了高技
术对中国电影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
用。“电影是艺术、是技术、是工业，自电
影发明以来，这三个属性一直是相互叠
加的。电影工业化已经经历了胶片时
代、数字化时代两个阶段，现在第三个
阶段——人工智能的时代即将到来。”

“我在广东从事过很多职业，有酒店
服务业、旅游业、工厂制造业，这些都是
我作为演员的财富。”因热播电视剧《狂
飙》而走红的演员张颂文说，“今天我们
中国的演员，只要有高质量的电影、高质
量的剧本、高质量的制作团队，就敢在
同一个舞台上跟全球演员共享盛世。”

“大家一说深圳，就是‘改革开放的
最前沿’，这就是深圳的核心价值。”在
文化遗产保护分论坛上，中国文化遗产
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查群提出，文化遗产
保护必须强调城市独特的核心价值。她
主张梳理城市的历史线索，将城市摆进
历史的大框架中去进行定位，才能发掘
出充分表达城市特质的核心价值，提升
城市的认知度。“在大规模开展文化遗
产保护的同时，必须解决‘价值认知’这
个核心问题——我们保护一件文化遗
产，是因为它的哪些价值？要先统一这
方面的认识，才能统一保护工作的开展
方向和具体措施。”

“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很重要的一
点，就是要紧紧围绕中华文化的根和
魂，把中国精神表达出去，传播出去。”

“如何通过人工智能推动出版行业价值
链的改造和转型，是我们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各个分论坛上，与会嘉宾交
流经验做法、解读政策机遇、展望发展
前景，竭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
强大精神力量。

从2020年第3期《边疆文学》开始，
会泽作者王莉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陆续在

《广西文学》《安徽文学》《青年作家》等省
级文学刊物发表了七八篇小说。这些小
说，颇有些气象。从小说背景来说，涉及
脱贫攻坚（《踏花行》《92622》）、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蓝眼泪》）、乡村教育（《乌
龙幕》）以及城市生活（《我来过》）等。感
觉选材很是广泛，关注的目光能够仰望
时代发展的洪流，不落俗于一般女性作
家只关注所谓的“自我”，从而格局较开
放。同时，从叙事技巧而言，又能从一些
小切口入手，细写生活的深处，痛苦、无
奈或是伤感、惆怅，所有的情绪都很饱
满，生活的味道很浓，让人感觉真实而丰
满，过目难忘。

王莉在《踏花行》里把关注的目光投
向了脱贫攻坚这个时代的主题。据央视
新闻报道，在2020年脱贫的中国脱贫攻
坚工作中，有 960 多万人是通过易地搬
迁来脱贫的。这场规模巨大的人口迁徙
必然会对迁徙人口的心灵产生巨大的冲
击。《踏花行》就以小学生莫巧巧的视角，
描写了脱贫攻坚中滴水岩村群众准备搬
迁时喜忧参半的心态。故土难离的乡愁、
心里无底的忐忑夹杂着对城市生活的期
盼都写得温情而有分寸。小说里有个意
象，“我”家养了多年的曾经救过主人的
老黄狗黄三，由于城里不能养狗，主人送
养亲戚后多次返回。最后一次为防止它
再度返回，就把它用链子拴到一个废弃
的磨盘上。没想到在主人即将离开的时
候，黄三竟然拖着几十斤的磨盘又回来
了，终于力竭而亡。老狗黄三至死也不愿
离开家和主人，主人只好庄重地掩埋了
黄三！是啊，俗话说，在惯的山坡不嫌陡，
不是生活所迫，不是有更好的生活，有谁
愿意离开生活多年的故乡呀？此外，小说
里依依不舍的张老师带学生去挖灵犀
花，并在孩子们都已上车后又赶来给每
个孩子送来了一袋灵犀花，其间隐喻不
言而喻，期望好养好活的贫困山区的孩
子到了城里也如灵犀花那样勇毅前行、
开出最美的花朵！

王莉在2022年发表的3篇小说《蓝
眼泪》《乌龙幕》《雪花静静飘落》感觉都
很悲情，看起来是对个人俗世生活遭遇
的困顿的抒写，实际上却触发了一些社
会问题的思考，是对女性命运的一种叩
问。在看了《青年作家》发表的《乌龙幕》
后，不知怎地我一下就想起了旧时代里
那些因所谓贞操问题被家族或封建势力

“沉猪笼”的女性。《乌龙幕》里的我是一
个边远、偏僻的小学的老师，虽然有个远
在城市的男友，却一直守身如玉。在一次
看病时，没有结婚的“我”，却被医生误诊
为怀孕，由此“我”遭受了一系列精神和
感情的暴力侵袭。男友抛弃，女同事误
解，追求自己的男同事不仅故意混淆视
听，还想趁火打劫而不得后故意泼脏水、
到处散布谣言，直至学生家长的驱逐、诬
告，上级领导无脑的粗暴、武断的处理，
最终把“我”逼上了绝路：先是跳楼自杀，

终而精神崩溃而变疯。这样一个血淋淋
的事件却是源自一个子虚乌有的乌龙事
件。个体被环境胁迫、碾压而无助的悲哀
久久沉郁心间，不得不追问“为什么会这
样”？有人曾说这个题材陈旧，但可悲的
是历史的枷锁仍在，有的人身体进了21
世纪，思想还在中世纪。更更可悲的是受
误解受摧残的“我”，也在意所谓“怀孕”
所昭示的道德缺憾，因而也走不出流言
蜚语的裹挟，没有一点儿反抗的精神（她
的自杀更是一种逃避行为，而不是醒悟
或反抗）！

《雪花静静飘落》里的“我”到处求医
问药也不会生小孩，在征得丈夫甄仕华
同意后，领养了一个小孩并取名甄好。可
甄仕华并未甘心，出轨别人并有了自己
的小孩。正所谓“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
幸”，甄仕华在与“我”离婚当日就和那个

“她”出了车祸离世，养子甄好也于同日
丢失。临死甄仕华却托付“我”照顾他和

“她”留下的小孩。经过一番痛苦挣扎后，
“我”在除夕之夜最终决定去带回丈夫留
下的小孩。阅读《雪花静静飘落》一直被
一种悲伤、痛苦、压抑的情绪所缠绕。小
说中的“我”一直生存在悲哀、痛苦里，多
年求子未果，丈夫又背叛出轨，养子甄好
丢失，而更加令人悲哀的是丈夫离世时
才发现自己还深爱着丈夫，竟然不顾一
切上吊自杀想尾随而去，由此，“我”如同
行尸走肉一样地生活，“我开始与安定为
伴，与氟西汀为伍”。“我”曾经在设计院
工作，最后去干了个洗碗工，是什么让

“我”这样的知识女性如此沉沦？是遇人
不淑吗？我们自己有责任吗？为什么会是
这样的命运？不仅是女性，每一个读者也
许都会随着小说压抑哀伤的情绪而思
考，这，也许是这篇小说的一个成功之处
吧。当然，小说结尾也有一个亮点，在除
夕之夜，“我”收拾了儿童房，脚步轻松地
走在雪地上，想去福利院把丈夫留下的
骨血带回家，为这篇冰冷、忧伤的小说增
添了一丝温暖，彰显了一种人性的美好。

王莉曾参与了本地土陶申报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田野调查工作，没想到一篇
以土陶为背景的小说《蓝眼泪》就此产
生。这篇看起来以土陶传承人郑百川为
主人公的小说实际上仍然关注的是女性
的生存状态问题。小说用伤感的笔调，讲
述浪子回头的郑百川因想念前妻田婉，
就以田婉为原型捏了一个泥人，放到窑
里和其他土陶产品一起烧制，出窑的时
候发现田婉塑像的右眼角落了一滴蓝色
的窑汗，晶莹剔透，就像一滴蓝眼泪，并
同时以郑百川回忆为经，穿插勾勒出他
逐渐失去妻子的过去的灰色人生。在郑
百川父母车祸双亡，自己放纵沉沦不名
一文且欠下大量赌债的落魄情况下，有
过媒妁之言的田婉主动来到郑百川的身
边，原本应该是奔着爱情来的。可郑百川
却做出了匪夷所思、毫无人性尊严的事
情：与他人合伙，让他的妻子田婉去骗人
钱财用以抵债，最终受尽伤害的田婉选
择了另嫁他人。这样的故事也许会让人

想起沈从文的《丈夫》亦或是柔石的《为
奴隶的母亲》，有所不同的是《蓝眼泪》的
田婉终于“出走了”，有了自己的幸福。

《我来过》里讲述的宁馨、飞人是都
市里有房有车的小夫妻，工作、收入稳
定，各自都有自己的爱好圈子，给人感觉
很是幸福。可是，一张“我来过”的小纸条
的到来，搅动了夫妻两人情感的波澜。两
人相互猜疑，又共同寻找纸条的来历，既
写出了两人曾经的过往，又道出了两人
生活中的一些不同观点和要求的矛盾。
最终两人又相互原谅，共同携手前行。

《乌龙幕》《雪花静静飘落》《蓝眼泪》
这3篇小说里为我们提供的3位女性，都
向往着爱情，深深地爱着自己的恋人、丈
夫，却都被无情的生活所碾压，受到抛
弃、背叛、侮辱的伤害。著名作家周如钢
说：“一部好的作品往往是既有讽刺和批
判，但更具备人心与人性的温良、光亮与
美感”，3 位女性的结局走向的不同，似
乎体现了王莉关于女性生存状态的一些
温良、光亮的思考，也许就是不管遭遇了
什么，自己首先该坚强起来，站起来、走
出去，寻找自己的未来，那样会好一点。

如果说前面3篇的女性写得比较传
统的话，那么《我来过》里的宁馨就比较
现代，可她的不安却代表了现代一大部
分家庭的心灵之殇，谁的心里没有人来
过，又有谁的心里没有装过别人？有的存
得长远、存得轰轰烈烈，有的存得虚浮、
存得浮光掠影。现代生活表面的潇洒浪
漫、自由自在却也掩盖不了都市男女心
里的某种不安全感。

王莉是个阳光、开朗的小学教师，但
阅读她的小说作品感觉却很悲情。有些
小说，像《蓝眼泪》《雪花静静飘落》《我来
过》等从题目看似乎就奠定了小说的一
种情感（情绪）基调，这个一方面应该是
她构思、设置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彰显了
她对人生、对女性问题的思考的一种深
入和沉重。在《雪花静静飘落》里，“我”的
丈夫想要一个亲生的孩子，继而出轨别
人，伤害了妻子，死亡之时最信任的却是
妻子。《我来过》里宁馨的丈夫不想要孩
子，却也伤害了妻子，引起信任的危机。
这些构思和设置，看似无意，实则有心，
值得玩味。

都说小说是语言的艺术。《雪花静静
飘落》里看似平淡、安静的叙述，却很是
凝练、准确而又张力无限，一下子把“我”
的哀伤的情绪推到读者面前，随着“我”
悲伤、痛苦的生活状态的不断呈现，读者
的压抑感也不断增强。《蓝眼泪》郑百川
捏田婉塑像的细节刻画，让人“哀其不
幸、怒其不争”，这些都表明王莉在把握
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在小说语言上也是
下过一番功夫的。

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云南日报文体教科中心

合 办
邮箱：wyxglmzg@163.com

写出生活深处的细节
——王莉小说印象

高才亮

“这是我一辈子
刻的木刻，大部分都
在这里了……这些木
刻板子有如自己一半
的历史骸骨。”3年前，
《入木：黄永玉版画艺
术》（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20年 8月版）
的出版，让我们有机会
一窥黄永玉的木刻生
涯。400余幅版画，既
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又散发出灵动洒脱、
历久弥新的美感，好
似一个个被嵌入不同
时期的舞者。深切缅
怀黄永玉先生之际，再
次翻阅这本厚重的画
册，更加感受到黄氏
国画的背后，藏着木
刻的理性思维，无论刀底、笔下，所刻、所
画皆饱含黄永玉的情之所至、生命所有。

木刻是黄永玉从艺伊始就学之、作
之的技艺，可谓其艺术之根本。该书题材
涉猎广泛，涵盖了市井生活、文学插图、
名人肖像、动植物小品、各地风景等多个
方面，浏览其间，仿佛是在发掘一段段尘
封的记忆和感动。

反映旧社会劳苦大众的苦难，是黄永
玉版画的一个特点，冷峻的刻刀浸润着悲
悯情怀。《石子碎了，眼睛花了》，一个颧骨
高起、眼眶深陷的枯瘦老人，手持长柄榔
头砸石子，张开的嘴巴似在鼓劲儿，似在
哀叹；《孩子渴了》，一位赤裸双脚的母亲
背向接水的木桶，哺育幼鸟般向孩子嘴对
嘴喂水，她大概是一名担水工，背负着的
幼儿渴了，也只能用体温中和一下凉水，
奶水应该是没有的吧；《丈夫买药回来
了》，窄床上的妻子已经陷入昏迷，生命危
在旦夕，费尽周折终于买来药的丈夫，满
脸愁容，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

黄永玉的版画作品更多的则是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齐心协力收庄稼》，硕大
而饱满的稻穗、把喜悦挂在脸上的农人、
来回穿梭的孩童，组成了一幅妙趣横生
的丰收图卷；《做了几十年工，想都不敢
想，收了个徒弟是厂长》，老师傅喜笑颜
开，小徒弟英气逼人，传承的不只是工匠
精神，更是一种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的
豪情；《大冬瓜》，老头儿和老太太一前一

后共同担着竹篮，里
面是一个圆滚滚的
大冬瓜，两人对视而
笑，由画面可知其心
灵上的愉悦与满足。

孩子，是黄永玉
创作不可或缺的主
题之一。《报童》《擦
鞋童》《没书读的孩
子》，为了糊口早早
进入社会，受尽白
眼，满是辛酸泪；《受
伤的孩子》，孤零零
地倒在街头，背后是
一串带血的脚印；
《读书郎》，朝气蓬
勃，尽情在知识的海
洋中徜徉。黄永玉为
童话、寓言故事创作
了大量的木刻插图，

比如《公鸡和狐狸的故事》《采月亮》《红
鼻子的姑娘》《光屁股国王》等等，天真趣
味的画风，让文学作品更具立体感，丰富
了孩子们在阅读童话时的形象思维。

此外，书中还收录了黄永玉为妻子
张梅溪的儿童文学《在森林中》创作的所
有木刻插画。森林小学、林场生活、林中
动物……粗犷的线条以另一种方式诠释
童趣，足见夫妻两人琴瑟相合的默契。据
说，年轻时的黄永玉生活拮据，曾在理发
与买木刻板之间犹豫，而张梅溪让他去
理发。等黄永玉理完发出来，张梅溪手捧
一块崭新的木刻板，送给这位落魄的年
轻艺术家。

步入暮年，黄永玉虽然停止了版画
创作，然而他手中的刻刀促使其养成了
从不松懈的习惯。他把转刀锋，尝试向更
多艺术语言的可能性探索，并取得了巨
大成就。在他看来，这400多个充满了岁
月痕迹的木刻板子，如同他“贴着肉的骸
骨”一般，与其共同经历了一生的颠沛流
离，一刀一刀刻画人生，能够留存至今，
弥足珍贵。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木刻版画与
“老顽童”黄永玉的青春、爱情、艺术、生
活紧密相连，成为了其艺术人生的底色。
诚如臧克家评价说：“他（黄永玉）的画面
上尽是乡村的淳朴和儿童的天真……作
品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刀底下刻的，正
是他生命里所有的。”

我与边八哥（王正聪）相识较晚，在
一次文友聚会上相识，至今大约也就两
年时间。我知道他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
也是一位写有多部著作的作家，长期生
活在西双版纳。不久，他给我寄来了好几
本书，有小说，有诗集，有散文集，如《莽
莽雨林，柔柔傣乡》《晴耕雨读》《泥塘》
《神象的儿女们》等等。我发觉，在他的作
品中，从西双版纳雨林中出现的“象”，是
他作品中很醒目的一个意象。

年前在我刚刚出版的一本文史随笔
诗联集《千山说荟》的阅读分享会上，我
碰到了边八哥和著名资深记者刘祖武先
生，经过交谈得知，他们是师生关系，祖
武先生告诉我，还在大学读书期间，边八
哥就开始创作了，这一写就是几十年，他
是新闻界与文学界的双栖文化人。这样
的经历与我相似，我与他无形间增加了
几分亲近感。

我对于佛教文化有所了解，说到版
纳的南传佛教文化，“龙象”正是一种庄
严的象征。长期生活在版纳，这“龙象”文
化一定对边八哥产生过熏沐。虽然于

“龙”而言，不见实体，但“象”确是实实在
在的一个热带雨林具象，所以几乎在八
哥的所有写作中，“象”都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意象。我对八哥说：你选择“象”作为
你创作的意象很有意义，这里有生态保
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等的多重意义。
历史上的亚洲大象曾经生活在河南等中
原一带，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它们一路
向南，最后基本生活在了包括西双版纳
在内的东南亚北回归线一带，中原已找

不到它们的踪迹。这可否看成是一种文
化从中心走向边缘的南迁呢？几十年前
以拍摄《捕象记》为代表的行为，弄不好
会让大象进一步南迁甚至成为濒危物
种，而前年版纳“断鼻族群”的一路向北，
是否又象征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代表的
和谐理念、文化主题重新“返魅”呢？

日前，边八哥刚刚出版了一本新诗
集《神象出没》，这是又一部以版纳象群
为主角的长篇叙事诗。诗集的主题十分
鲜明，描写人与象、象与人、人象冲突、
人象和谐以及人象之间的未了情，这里
有文学的生态观、傣族的民风民俗，也
有对雨林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
与现代城市发展等等重要话题的叩问
与思考。6月 18日，围绕《神象出没》，余
平、张永权、刘祖武、杨红昆、周佳、张
凌、叶浅韵……一群文友、文艺批评家
围坐一隅，探讨由“象”引发的诸多话
题，有对生态文学的回望、思考，有对诗
歌创作主题和技法的评述，更多的是对
边八哥立足版纳，以“象”为对象不断坚
持创作并展示成果的肯定，虽然有人认
为，其创作手法不免显得陈旧和老套，
但主题先行，坚持自己创作理念并不断
前行，边八哥是“象”体裁创作领域重要
的拓荒者之一。

“象来象往”“象往的地方”让大象以
及西双版纳一度成为举世瞩目的热词，
我祈望，这热词的后面，是更多的人们以
及创作者对“象”意象密码的深切关注，
生态文明的理念永远萦绕于我们每一个
人的身边。

解读“象”的意象密码
郑千山

每到端午时节，家乡的大街
小巷都会飘荡起浓浓的粽香，激
荡的小河里也会举行龙舟赛。为
了避邪，家家户户的门楣上都会
悬挂长长的菖蒲，人们还会饮雄
黄酒。但最美的是边吃着飘香的
粽子，边站在小河边，看着一条条
龙舟你争我夺，那千年的文化底
蕴，从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里，止不
住地弥漫开来。

儿时最喜欢过端午节。在这一
天，既有香甜可口的粽子可吃，又
有扣人心弦的龙舟赛可看。记得小
学时有一年端午节，学校新校长兼
任我们的语文老师，他非常敬佩爱
国诗人屈原，于是决定端午这天学
校只上半天课，下午组织全校学生
去河边观看龙舟赛。坐在特定的学
生区域里，望着江面上红旗招展，
龙舟争先，我们的心也跟着激动起
来，那种龙舟文化自豪感特别令人
振奋。

端午节最惬意的莫过于吃粽
子了。家家户户煮好粽子，团聚在
餐桌旁，一起品尝着香酥绵软的粽
子。父母往往一边勉励我们好好读
书，一边给我们递粽子，一再让我
们多吃点。岁月更迭，沐浴着家乡
端午文化的阳光，我一天天长大。
随着思想逐步成熟，屈原的诗歌
《离骚》《天问》《橘颂》里华丽的词
藻，优美的意境，字里行间洋溢出
的爱国情怀，让我感佩不已。此后，
每到端午时节，我除了观看家乡的
龙舟比赛外，还会特意赶到故乡的
屈子祠，为屈大夫磕上一个头，燃
上一炷香，以示敬意。

多年后的一个端午，一封同学
聚会的短信，又把我唤回了家乡。
昔日的校长、学子一起团坐在一
起，吃着粽子，喝着美酒，回味着当
年的岁月，惊异于家乡的巨变，睹
物思人，不禁感慨万千。离开家乡
多年，但家乡挂菖蒲、吃糯粽、赛龙
舟的情形，却常常浮现眼前。

周能汉所著《史志随笔》一书日
前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2022年
9 月版）。全书分为年鉴研究、方志
随谈、史志随想三个部分，收入了
作者从事史志工作 30 余年来关于
年鉴研究、史志撰写心得以及文史
笔记、读书随笔等文章 50篇，共 30
余万字，是作者史志工作与研究的
毕生总结。

周能汉系楚雄彝族自治州地方
志办公室编辑，从事地方志编修及年
鉴编辑 30余年，参编志鉴史书 30余
部，发表有各类作品300余篇。

郑千山

新书架

《史志随笔》出版

嫏嬛撷珍

黄永玉：木刻版画是其艺术之根
——读《入木：黄永玉版画艺术》

刘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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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本报记者张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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